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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互动，夯实中非外交基本盘

7月19日至28日，习近平主
席先后到访阿联酋、塞内加尔、
卢旺达和南非，在南非出席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并顺
访毛里求斯。这是习近平主席今
年的首次出访，是中国国家主席
时隔9年再次到访塞内加尔和毛
里求斯，也是中国国家主席首
次到访卢旺达，同时是习近平
主席就任国家主席以来5年多
时间里第三次到访南非。

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即将
于9月在北京举行的背景下，这
次访问是中非双方推动构建更
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关系的一
次重要访问，也凸显出中国对非
洲这一外交基本盘的高度重视。

中国与塞内加尔在2016年
9月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是西非首个与中国签署“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相比
之下，作为中国在非洲的第一
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南非早在
2010年8月就建立了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而今年恰逢中南建
交20周年。

卢旺达虽是非洲大湖地区
的小国，但今年该国正好担任
2018年非盟轮值主席国，因而
在中非关系中扮演着独特角
色。而且，去年3月，卢旺达总统
卡加梅曾访华，一年多时间中
卢两国就实现了元首互访，显
示出两国关系正处于高速发展
的快车道。

自2013年3月就任国家主
席以来，5年多时间里，习近平
主席多次到访非洲国家。其中，
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
出访行程就包括了非洲的坦桑
尼亚、刚果（布）和南非三国，并

在南非出席金砖峰会。
当时，习近平在刚果（布）

议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非关
系根在人民、源在交流。经贸合
作是双方关系的“硬支撑”，而
人文交流则是“软助力”。这显
示出新时期中国发展对非关系
从以往的经济、资源为主导方
向，转变为包括社会、文化交往
在内的全方位合作。

此外，那次在南非出席金
砖峰会期间，在金砖国家领导
人与非洲国家领导人对话会
上，习近平主席承诺给予建交
的最不发达国家97%的税目产
品零关税待遇，中国以实际行
动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国家抛出
的中国对非实行“新殖民主义”
的无端指责。

2015年习近平主席的年度
收官出访，行程中也包括了津
巴布韦和南非这两个南部非洲
国家。其中，中国国家主席时隔
19年再度访问津巴布韦，访问

南非期间还出席了上一届中非
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2016年习近平主席开年首访中
东，行程包括了地跨亚非的埃
及。

早在2013年3月以中国国
家主席身份首次到访非洲时，
习近平主席就在坦桑尼亚发表
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
伙伴》的演讲，全面阐述了新时
期中非共谋和平、同促发展的
政策主张———“亲诚真实”的中
国对非政策理念和坚持正确的
义利观，为中非关系发展指明
方向。

而在2015年12月的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习
近平主席提出中非合作“五大
支柱”和“十大合作计划”。中非
一致同意，将中非新型战略伙
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其中，“五大支柱”分别
是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
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

上守望相助、国际事务中团结
协作。

其实，非洲一直在中国外
交布局中处于特殊的位置。近
些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
别注重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
一进程中，中非命运共同体是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此
次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次会晤，不仅是重要新
兴市场国家领导人的一次峰
会，更是规划金砖体制未来十
年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

即将于9月举行的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则是发展中
国家首脑的一次共谋发展的大
聚会。而去年中国主办的金砖
国家厦门峰会确立了“金砖+”机
制，即拓展金砖国家与广大发展
中国家加强南南合作。这些顶层
设计，在夯实中非外交基本盘
的同时，也将推动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周只上四天班，这两家公司先行一步

上个星期，中国社科院发
布的《休闲绿皮书：2017-2018
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建议，到
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每
周四天工作制（每天工作9小
时，每周工作36小时）。不过，很
多中国网友对“上四休三”并不
买账，他们的态度大抵如此：

“反正还是要加班的”“规定了
我也休不到”。

相对于很多中国人对“上
四休三”的冷淡反应，新西兰倒
是先有公司实践了起来。这家
公司名为“永久守护人”，是一
家处理信托、遗嘱和资产规划
的公司。今年3月到4月，公司在
全部240名员工中试行每周四
天工作制，每天工作8小时，但
依然能拿每周工作五天的工
资。

公司表示，这种制度取得
了相当不错的反响，有78%的

员工表示，他们可以平衡工作
与生活，这一比例比去年11月
上升了24个百分点。同时，员工
压力下降了7%，员工在工作中
的激励感、责任心和执行力都
有所上升，整体生活满意度也
提高了5个百分点。

受益的不只是员工，还有
公司。统计显示，公司的效率不
但没有受到损害，反而得到了
提高：试行一个月后，公司领导
力、员工投入程度、自主工作能

力等均显著提升，相关各项指
标比去年增长18至20个百分
点。

这一想法最先是“永久守
护人”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巴恩
斯提出来的，他的初衷非常人
性化，就是让员工可以更好地
在生活与工作中找到平衡，让
他们在工作时间更加专注，休
闲时间多陪家人。“如果你能让
父母和孩子有更多的时间相
处，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他说。
能够取得如此成效，也是

安德鲁没有料到的。他表示，将
把这一实验结果提交给董事
会，讨论是否以后可以长期在
公司实行“上四休三”制。

无独有偶，一家叫“放射
线”的英国公关公司最近也正
在开展为期六周的每周四天工
作制，如今已经试行到第五周。
公司创始人、负责人里奇·利
说，一开始公司宣布每周五将
关门时，客户们都不敢相信。但
如今实行了一个多月下来，他
发现团队并没有因此怠慢客
户，在工作的那四天也更专心。

能顺利实行每周四天工作
制，实际上离不开英国的大环
境。官方数据显示，英国人平均
每周工作37个小时，每天平均
不到8小时。而“放射线”公司早
在20年前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就
只有38 . 4个小时。在一个工作
时间本身就较短的国家，这家
公司又早已走在了“时代前
沿”。

即便如此，英国公共健康
方面的学者约翰·阿什顿依然
主张缩短工作时间，他认为，这

样可以增加人们对公共事务的
参与度，减轻心理健康问题。

很多员工也是这么想的，
汇丰银行最近发布的一项报告
显示，89%的英国企业员工认
为，与金钱激励相比，弹性工作
制更能激发他们的生产积极
性。

追溯历史，“上五休二”工
作制早在1908年就在美国新英
格兰地区实行了，当时美国其
他地区只有星期日休息。这项
工作制最初是为惠及犹太人而
实行的，因为星期六是犹太人
的安息日，所以工厂允许他们
不必来上班。但这种“不公平对
待”激起了信奉基督教的多数
员工的反对，后来干脆对所有
员工都实行双休。

即使是美国人，他们也觉
得“上四休三”离自己还远。美
媒《观察家报》网站说，美国老
板依然很重视上班时间，哪怕
真的一周只让员工上四天班，
他们依然要工作40个小时。上
五天班、每天工作8小时和上四
天班、每天工作10小时比较起
来，恐怕更多人还是愿意选择
前者吧。

在科学史上，我们犯过的
那些错误往往更有趣而耐人寻
味。比如英国科学家普里斯特
利与氧气擦肩而过的故事，就
曾被恩格斯嘲笑为“真理都碰
上了他的鼻尖，却没有被发
现”。

1774年8月1日这一天，普
里斯特利拿放大镜聚焦太阳光
加热三仙丹（氧化汞），出人意
料 地 得 到 了 一 种 神 奇 的 气
体——— 燃烧物被放进这种气体
中会烧得更为剧烈，小动物在
吸了它之后会更有活力。今天
我们知道，这个化学反应其实

就是氧化汞受热分解，产生了
汞单质和氧气，普里斯特利是
第一个在实验室中提取较为纯
净的氧气的人。可惜的是，普里
斯特利并没有察觉这一点，他
在当天的实验笔记中兴奋地写
道：“我得到了一种脱燃素的空
气，太棒了。”

啥叫“脱燃素空气”？这涉
及人类在化学上走过的一个大
坑——— 燃素说。盛行于当时欧
洲的燃素说认为，物质之所以
会燃烧，乃至生物之所以有活
力，都是因为它们体内聚集了
一种名叫“燃素”的东西，燃烧
和生物活动的过程就是将“燃
素”发散到空气中，并释放出能
量。而当物质中的燃素与空气
中的燃素密度一致时，燃烧就
将结束。按照这个理论，燃素含
量越少的空气助燃效果越好，
看到自己提取的气体火焰烧得

那么旺，普里斯特利想当然地
认为自己得到了一种完全不含
燃素的气体。

事实上，如果你受过一点
化学训练，会发现该理论其实
是本末倒置，将原本应该是化
合的氧化反应看成了分解，跟
天文学上的地心说错误几乎如
出一辙。事实上，“燃素说”的别
名正是“化学界的地心说”，它
虽不科学却有那么一点科学的
影子，在相对粗糙的实验环境
中你根本看不出它的破绽，大
多数人就在这种认知层面停下
了，而普里斯特利不幸成了其
中一员。

着了这个道的化学家还不
止普里斯特利一人，同时代更
牛的瑞典化学家舍勒在重复该
实验后也赞同这一种“脱燃素
气体”，只不过他觉得这未必就
是一般空气，因而给它起名为

“火空气”。
万幸的是，总有善于独立

思索、敢于质疑的人，同时代的
法国学者拉瓦锡在接到普里斯
特利的报喜后，觉得事情没有
那么简单。他别出心裁地搞了
一个更完善的实验——— 他先让
水银在密闭的容器中燃烧得到
三仙丹，而后称量氧化汞和剩
余空气，发现空气损失的部分
重量，跑到了氧化汞中。他再加
热三仙丹得到所谓“脱燃素空
气”，发现产生的这部分气体刚
好是空气刚才损失的。这个实
验无可辩驳地说明，三仙丹在
被加热时不是吸收了空气中的

“燃素”，而是释放了另一种气
体，而这种气体正是水银在燃
烧时吸收的。拉瓦锡将这种气
体命名为氧气，燃素说的迷雾
终于被揭开了。

拉瓦锡这个实验的伟大之

处在于，他得出结论的手段不
仅是现象观察，还引用了数理
计算——— 通过对水银、三仙丹、
空气、氧气的分别称重最终得
出结论，这让化学从一门现象
观察的博物学一步迈入了需要
算数的数理科学。所以，他不仅
是化学界的哥白尼，还是化学
界的牛顿，一个人完成了双份
的工作。直到今天，法国人不仅
认定拉瓦锡是氧气发现者，还
认为他跟牛顿一样是近代科学
的开创者。

令人惋惜的是，拉瓦锡的
氧气学说得罪了法国大革命中
的革命元勋之一马拉，后者是
个半吊子化学家，狂热地支持
燃素说，学术上斗不过拉瓦锡，
就在政治上公报私仇，给拉瓦
锡扣上了一顶“国王的包税官”

“人民公敌”的帽子，并把他送
上了断头台。

氧气发现者却被送上了断头台

“永久守护人”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巴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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